
十 公营马车定价：每小时两个法郎 

    这一切经过的全部细节都没有漏过马吕斯的眼睛，可是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他的 

眼睛完全盯在那年轻姑娘的身上，他的心，从她第一步踏进这破屋子时起，便已经，可以这 

么说，把他整个抓住并裹住了。她留在那里的那一整段时间里，他过的是那种使感官知觉完 

全处于停顿状态并使整个灵魂专注在一点上的仰慕生活。他一心景仰着，不是那姑娘，而是 

那一团有缎斗篷和丝绒帽的光辉。天狼星进了这屋子，也不会那么使他感到耀眼。 

    当姑娘解开包裹展示了衣服和毛毯后，她和蔼地问母亲的病情，不胜怜惜地问小妹的伤 

势，他都随时窥察着她的每一个动作，并窃听她说话的声音。他已经认识她的眼睛、她的额 

头、她的容貌、她的身材、她走路的姿态，他还不认识她说话的声音。一次在卢森堡公园 

里，他仿佛捉到了她所说的几个字的音，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听真切。他宁肯减少十年寿命也 

要听听她的声音，要在自己的灵魂里留下一点点这样的音乐。但是一切都消失在容德雷特一 

连串讨人厌的胡扯淡和他那象喇叭样的怪叫声中了。这在马吕斯狂喜的心中引起了真正的愤 

怒。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她。他不能想象的是，出现在这种丑恶的魔窟里这群邋遢的瘪三当中 

的竟真会是那个天女似的人儿。他好象在癞蛤蟆群里见到一只蜂鸟。 

    她走出去时，他唯一的想法是紧紧跟着她，不找到她的住处决不离开她，至少是在这样 

的一种巧遇之后不能又把她丢了。他从抽斗柜上跳下来，拿起他的帽子。当他的手触着门闩 

正要出去，这时另一考虑使他停了下来。那条过道很长，楼梯又陡，容德雷特的话又多，白 

先生一定还没有上车，万一他在过道里，或是楼梯上，或是大门口，回转头来看见他马吕斯 

在这房子里，他肯定会诧异的，并且会再想办法来避开他，这样就把事又搞糟了。怎么办？ 

等一等吗？但在等的时候车子可能走了。马吕斯一时失了主意。最后，他决计冒一下险，从 

他屋子里出去了。 

    过道里已没有人，他冲到楼梯口。楼梯上也没有人。他急忙下去，赶到大路上，正好看 

见一辆马车转进小银行家街，回巴黎城区去了。 

    马吕斯朝那方向追去。到了大路转弯的地方，他又看见了那辆马车在穆夫达街上急往下 

走，马车已经走得很远，无法追上了，怎么办？跟着跑？没用，况且别人从车子里一定会看 

见有人在后面飞跑追来，那父亲会认出是他在追。正在这时，真是出人意料的大好机会，马 

吕斯看见一辆空的出租马车在大路上走过。只有一个办法，跳上这辆马车去赶那一辆。这办 

法是切实可行，没有危险的。 

    马吕斯做手势让那车夫停下来，喊道： 

    “照钟点算！” 
    马吕斯当时没有结领带，身上穿的是那件丢了几个钮扣的旧工作服，衬衫也在胸前一个 

褶子处撕破了。 

    车夫停下来，挤着一只眼，把左手伸向马吕斯，对他轻轻搓着大拇指和食指。 

    “怎么？”马吕斯说。 

    “先付钱。”那车夫说。 

    马吕斯这才想起他身上只有十六个苏。 

    “要多少？”他问。 

    “四十个苏。” 
    “我回头再付。” 
    那车夫用嘴唇吹着《拉·巴利斯》的曲调，作为唯一的回答，并对着他的马甩了一鞭。 

    马吕斯只得愣头愣脑望着那马车往前走。由于缺少二十四个苏，他丧失了他的欢乐、他 

的幸福、他的爱！他又落在黑暗中了！他已看见了她，现在又成了瞎子！他万分苦恼地想 

起，应当说，深深懊悔，早上不该把五法郎送给那穷丫头。假使他有那五个法郎，他便有救 

了，便能获得重生，脱离迷惘黑暗的境地，脱离孤独、忧郁、单身汉的生活了，他已把他命 

运的黑线系在那根在他眼前飘了一下的美丽金线上，可又一次断了。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家来。 

    他原应想到白先生曾约定傍晚再来，这回好好准备跟踪便成了，但是他当时正在凝视， 

几乎没有听到这话。正要踏上楼梯，他忽然看见容德雷特，身上裹着“慈善家”的外套，在 

大路的那一边，沿着哥白兰便门街的那堵人迹少到的墙下，和一个那种形迹可疑、可以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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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门贼”的人谈着话，这是一种面目可疑，语言暧昧，神气险恶的人，他们时常在白天睡 

觉，因而使人猜想他们在黑夜工作。 

    那两人站在飞旋的大雪下面，挤作一团在谈话，一动也不动，城区的警察见了肯定会注 

意，马吕斯对此警惕却不高。 

    但是，尽管他正想着心里的伤心事，却不能不对自己说，那个和容德雷特谈话的便门贼 

颇象某个叫邦灼，又叫春天，又叫比格纳耶的人，因为从前有一次，古费拉克曾把这人指给 

他看过，说他在黑夜里经常出没在这一带，是个相当危险的家伙。我们在前一卷里，已经见 

过这人的名字。这个又叫做春天或比格纳耶的邦灼，日后犯过好几起刑事案子，因而成了大 

名鼎鼎的恶棍。这时，他还只是个小有名的恶棍。到今天，他在盗窃犯和杀人犯中已成了一 

个历史人物。他在前朝末年曾创立一个学派。在拉弗尔斯监狱的狮子沟里，每到傍晚天正要 

黑下来时，是人们三五成群低声谈话时的题材。这监狱有一条粪便沟，它穿过围墙通到外 

面，墙头上是供巡逻队使用的路，发生在一八四三年那次空前大越狱案子里的三十名犯人便 

是从这条粪沟里逃出去的，也正是在这粪沟的石板上方，人们可以看见他的名字：邦灼，那 

是他在某次企图越狱时大胆刻在围墙上的。在一八三二年，警察已开始注意他，但是当时他 

还没有正式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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